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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产业集群、R&D、空间经济与国际经济 4 个不同视角对知识溢出相关研究进行了概括与分析，重点

对不同视角研究中的研究层面、研究方法、影响因素与溢出载体等进行了比较与分析。在不同视角研究中，知识溢出理

论存在共性与差异，研究层面主要从产业与空间两个维度来区分，采用专利或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测度知识溢出的主要方

法，知识溢出影响因素与载体因视角不同而有差异。最后指出不同视角研究都存在不足之处，有待改进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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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researches from four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s industrial clusters, R&D, space econom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focusing on the com-
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study level, the research methods, impact factors and the spillover carriers from the 
four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we find out that there is commonality and difference in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spillover; study level is mainly distinguished from two dimensions as space and industry; the primary 
method to measure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is to adopt the patent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impact factor 
and carrier would be varied due to the difference perspectives. Final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re are still some 
inadequacies in the research from the four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or improvement and per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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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自马歇尔提出了“知识是弥漫在空气中的公

共产品”以来，知识溢出一直都是经济学家们研

究的热点问题，并形成了多视角的研究。哈佛大

学教授 Zvi Griliches(1992) 把知识溢出定义为“从

事类似的事情（模仿创新）并从其他的研究（被模

仿的创新研究）中得到更多的收益”[1]；Norman 和 

Pepall（2002）认为“知识溢出一般被认为是产业

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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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没有任何纸面的生产率和产品的改进；[2]”孙兆

刚（2004）认为知识溢出可看作一种过程，一种结

果和一种影响，而溢出效应则是知识接受者或需

求者消化吸收所导致的知识创新以及所带动的经

济增长等其他影响 [3]。概括的说，知识溢出是人

类活动外部性的体现，由于知识具有部分公共产

品的特性，创新知识在被动、无意识、非自愿传

播与扩散中降低了另一部分参与者获取知识的成

本，创新知识的收益未能全部归于创造者，从而

导致知识创新的社会收益大于创新的私人收益。

知识溢出与产业空间集聚和报酬递增紧密相

联，相互作用，促进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及区域

产业结构变迁。对知识溢出进行深入地研究，有

助于深入理解经济增长机制和分析产业结构变迁

的内在动力。知识溢出是区域经济与新增长理论

中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是新经济地理与国际贸易

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知识

溢出的研究层面、研究方法、影响因素及溢出效

应等既存在共性，又存在差异，并形成了多视角

的知识溢出理论。本文主要通过对不同视角的知

识溢出理论研究比较分析，总结各种理论研究的

成功与不足之处，探寻知识溢出进一步研究的方

向与方法，更好地理解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与产

业结构变迁的作用。

2  知识溢出的研究视角

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知识溢出的研究视

角主要可以分为四大类。

一是从产业集群的视角出发，研究产业集群

的知识溢出效应及其溢出机制。早期的代表人物

有马歇尔、韦伯、胡佛等，后期代表人物主要有

Krugman(1991)、Feldman(1999)、Capello.R(2002)

等 [4-6]。在产业集群理论中，知识溢出是形成产业

集聚和集群竞争力的动力机制，并对它进行了广

泛而深入的探讨。

二 是 从 R&D 的 视 角 出 发， 研 究 R&D 投

入的知识溢出效应及溢出机制。早期的代表

人 物 有 Arrow（1962）、Romer（1986）、Lucas

（1988）等，在他们所建立的新增长理论模型中

把 R&D 投入与人力资本增长所带来的知识溢出

效应作为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机制 [7-9]。后期以

Griliches(1979)、Jaffe(1989)、Greunz(2003)、Jun 

Koo(2005) 等为代表，通过建立知识生产函数对

R&D 投入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进行了测度分

析 [10-13]。

三是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出发，研究国际经济

中的知识溢出效应及溢出机制，包括 FDI 和国际

贸易中知识溢出研究。代表人物有 Caves(1974)、 

Globerman(1979)、Blomstrǒm 和 Persson(1983)、

Coe 和 Helpman(1995)、Chudnovsky D、López A 和

Rossi G(2008) 等，对国际贸易和 FDI 中的知识溢

出效应进行了分析 [14-16]。

四是从空间经济的视角出发，研究地理空间

对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及溢出机制。空间经济学

源于区位论理论，其渊源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的

冯·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和韦伯的工业区位论，而

后 1956 年艾萨德出版了《当地化与空间经济学》

一书，对冯·杜能、韦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

人的空间模型进行了整合。随着美国经济学家克

鲁格曼《地理与贸易》等一系列新经济地理理论

著作的发表，以及 Anselin(1998)、Caniels 和 Ver-

spagen(2001) 等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知识的空间溢

出进行测度，空间因素开始成为了经济研究的核

心要素 [17-18]。

以上研究视角的分类并非完全独立，彼此之

间存在交叉重叠，但各有侧重。产业集群常常与

R&D 结合在一起，尤其是知识生产函数的发展把

产业集聚、R&D 投入与知识溢出与创新结合起来

进行研究。国际经济视角重点研究 FDI 和国际贸

易所产生的知识溢出，但常常包含着产业集群、

R&D 与空间因素的影响。而空间经济学与空间计

量方法的发展是对其他视角研究的有益补充，在

知识溢出研究中有效融入了空间地理因素。

3  知识溢出的研究层面

从研究层面来看，不同知识溢出研究视角中

研究层面存在共性，即都以产业或区域空间为研

究层面区分的维度，但不同研究视角中的研究层

面区分侧重点不同。

在早期的产业集群和 R&D 研究视角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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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层面主要以产业区分为主，空间区分为辅。

如以 Marshall、Arrow、 Romer 为代表 MAR 溢出理

论，认为知识主要来源于相同产业内的公司，尤

其主要来源于同一区域空间内产业集群内部。随

着 Jacobs 溢出理论与 Porter 溢出理论的发展，研

究的重点开始从同一产业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转

向城市多产业的集聚以及不同区域多产业集聚的

知识溢出，也即包括了产业内与产业间的知识溢

出效应。而在 R&D 研究视角的知识生产函数模型

中，其研究的层面主要是区域单元，包括不同地

区的产业、大学及研究机构。所以，后期的产业

集群和 R&D 理论的研究层面主要以空间区分为

主，产业区分为辅。

从空间经济学和国际经济视角出发的知识溢

出研究，其研究的对象不再是以单个的产业，而

是以区域单元作为研究对象。空间经济学的研究

层面既可以是同一国家内的不同区域，也可以是

不同的国家之间。而国际经济的视角中研究层面

主要是国家间的知识溢出，包括两国间的知识溢

出和多国之间的知识溢出，也包括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的知识溢出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溢出。

以产业维度来区分研究层面，忽视了空间距

离对知识溢出的影响，并且实证研究所需的相应

数据常常难以获得；而以空间维度来区分研究层

面，注意到了空间距离对知识溢出的重要作用，

比较容易获得相应统计数据，但是容易忽视产业

结构差异对知识溢出的影响。两者结合使用可以

取长补短。

4  知识溢出的测度方法

全要素增长率（TFP， Total Factor Productiv-

ity）和专利是测度知识溢出的重要工具，通常用自

变量对因变量（TFP 或专利）的弹性系数来度量知

识溢出效应。在产业集群、新增长与国际经济理

论中，大多采用了全要素增长率（TFP）法，而在

知识生产函数和空间经济计量模型中，专利则是

测度知识生产与溢出的主要工具。

在早期阶段，产业集群中知识溢出研究多采

用了定性的理论阐述，如 Marshall（1890）、Por-

ter(1990) 等研究。这种定性的研究只能局限于理

论的描述，无法进行定量地实证分析，缺乏说服

力。随着研究深入，如 Glaeser 等 (1992)、Cainelli 

和 Leoncini(1999)、 Feldman  和 Audretsch(1999) 、

龙志和与蔡杰 (2006) 等开始运用全要素增长率

（TFP）法，利用不同国家与地区数据对产业内或

产业间的知识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19-20]。经典

的新增长理论模型大多都是通过对传统的道格拉

斯的生产函数进行改进，引入 R&D 投入与人力

资本的变量，强调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和

知识外溢作用导致规模报酬递增与经济增长。而

在国际经济视角中，Coe 和 Helpman（1995）以及

Coe、Helpman 和 Hoffmaister (1997) 等同样采用了

全要素增长率（TFP）法来研究发达国家对欠发达

国家的知识溢出效应 [21]。

与此同时，Griliches(1979,1986)、Jaffe(1989)、 

Fischer (2003)、Greunz (2003)、Jun Koo (2005) 等沿

着另外一条途径，即通过建立知识生产函数对知

识生产与溢出进行研究与测度，专利成为了衡量

知识生产与溢出的重要衡量工具。将专利作为衡

量 R&D 投入的产出或知识的溢出效应的大小遭

到很多人的异议，如专利并不完全反映 R&D 活

动和创新活动的成果，专利不能完全“捕捉”创

新的所有成果，许多创新也并没有申请专利。但

是， Griliches 等许多学者还是将专利作为衡量创

新与知识溢出的代理变量，主要原因是：第一，

专利与专利引用是衡量 R&D 创新活动与知识溢

出价值的重要指标；第二，国家和商业 R&D 以

及专利数量的时间序列相对容易得到（Griliches，

1979）。

而在空间经济学中，不论采用全要素增长率

（TFP），还是专利来测度知识溢出效应，都假设

知识溢出主要是通过地理媒介进行的。这种方法

是运用地理空间单元建立相关模型，然后运用某

些指标代表因变量和自变量来衡量创新，这些研

究力图量化地理因素导致的知识溢出对创新的影

响。

全要素生产率较好反映了知识溢出对经济增

长的作用，但对知识溢出导致的创新效应衡量性

较弱；而采用专利则对知识溢出的创新效应具有

较好的衡量作用，而对知识溢出的经济增长作用

衡量性较弱。无论采用全要素生产率还是专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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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度知识溢出效应，这种度量方法是间接地，部

分反映了知识溢出效应，并没有直接和全面反映

出知识溢出效应的大小。

5  知识溢出的影响因素

从产业集群视角出发，知识溢出重要因素在

于马歇尔所谓的“产业氛围”和“空间临近性”，

这种产业氛围非常有利于产业知识的溢出，而

空间不仅是“物理空间”，而且还包括“关系空

间”，如市场关系、权力关系和合作关系等空间。

在产业集群当中以及基于专业化的分工与协作构

成的上下游企业以及基于共同地缘、血缘、社会

文化等构成的复杂社会关系网络，是一种非常重

要的关系资本，构成了促进知识传播与溢出的重

要渠道。经济学家们通过构建各种计量方法来计

算产业集聚度及知识溢出，但是很多因素无法量

化，如要量化集群中“关系空间”对知识溢出效

应的影响就存在重重困难。

从 R&D 视 角 出 发， 在 以 Romer（1986）、

Lucas（1988）为代表的新生增长模型中，知识是

一种公共产品的假设是产生溢出的重要前提，资

本的存量与学习能力是决定知识溢出效应大小的

关键因素，并忽略空间区位、空间距离及空间依

存性等区位因素的影响。而后的知识生产函数模

型中，则引入了区位因子，与 R&D 投入同时成

为影响知识溢出的主要因素。如 Fischer(2003) 提

出的具有时滞的精炼生产函数中，包含了区域内

与区域间的知识溢出效应 [22]，而 Greunz(2003) 则

建立了一个包含地理媒介溢出和技术媒介溢出相

结合的混合生产函数 [23]。而空间经济中，如在

Anselin 建立的空间计量模型中，引入空间相邻指

数来衡量空间知识溢出，与一般知识生产函数相

比较，除了假设 R&D 投入外，更加重视知识溢出

的地理媒介作用，充分考虑空间相互依存性与自

回归作用。

而国际经济视角中，知识溢出效应主要取

决于双方贸易结构、吸收和学习能力、技术差

距、社会文化距离等因素。如 Grossman 和 Help-

man(1991) 的南北贸易产品质量阶梯模型中就分析

了技术差距与吸收能力对跨国公司知识溢出的影

响 [24]，Kim（1999）、Nelson 和 Pack（1999）、Jocob

和 Szirmai(2007) 等在研究国际知识溢出时强调了

接受方的消化、吸收与学习能力 [25]。

在不同的视角中，除了考虑 R&D 投入与知

识存量、技术差距、学习能力、空间距离等因素

对知识溢出效应作用外，其实也都注意到了知识

属性对知识溢出的影响。在产业集群视角的知识

溢出定性研究中，各种隐性的默会知识被充分注

意到，但是其他视角的定量研究中，隐性知识由

于其无法测度性常常被忽略。在早期的产业集

群、R&D 与国际经济视角研究中，均注意到空间

因素对知识溢出的影响，但并没有把空间地理作

为一个主要变量引入到计量模型中。而在空间经

济视角中，空间地理则是影响知识溢出最为重要

的因素，并在模型中构建相应代理变量来进行计

量分析。

6  知识溢出的载体

知识溢出是一种过程，需要借助特定的载

体进行。在产业集群里，知识虽然是“弥漫在空

气中的公共产品”，空间临近性为知识溢出创造

了便利，但是各种隐性知识如思维、技能、经验

等依附于人身，需要借助员工的流动而流动。在

新增长理论中，知识隐含在产品创新与人力资本

积累之上，知识积累、边干边学和中间产品创新

是产生知识溢出的重要机制，知识溢出也正是通

过人力资本与产品创新而产生。而在知识生产函

数中，专利和新产品则是知识溢出最为重要的载

体，如 Jaffe 等人指出，知识流有时会留下痕迹，

特别是以专利的形式和新产品引入时。在国际经

济中，知识溢出主要通过商品、设备、技术贸易

以 及 FDI 等 进 行。Coe、Helpman 和 Hoffmaister 

(1995，1997) 等把进口中间产品以及设备作为知

识溢出的重要载体。在空间经济里，除了考虑产

品、专利和人之外，地理媒介也作为产生知识溢

出的载体。

不同视角研究中对知识溢出载体假设的不

同，导致了对知识溢出的控制或利用方式不同。

产业集群与空间经济理论把知识溢出作为企业空

间集聚的重要动力机制，集聚可以共享劳动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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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创新知识。R&D 理论则常常探讨如何控制与

利用知识溢出，以及 R&D 投入的成本 - 收益最

大化与整体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国际经济知识溢

出载体则关系到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方式与相应政

策。

7  结  语

（1）从产业集群、R&D 投入、国际经济以及

空间经济的视角对知识溢出进行了归类，不同视

角的知识溢出理论对知识溢出研究层面、研究方

法、影响因素与溢出载体等存在差异与共性，同

时都存在优点与缺陷。

（2）由于知识溢出的不可直接度量性，很多

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溢出是无法度量的。目前

的各种知识溢出测度理论与模型，其选择的代理

变量都只是近似地反应知识的投入与知识溢出水

平，任何度量结果与实际结果都存在一定差距。

（3）无论是在国家、产业的层面还是企业的

层面，知识溢出都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研究对

象都是非标准化与异质的。目前的计量研究层面

大多以地区或者产业为主，而企业层面的研究相

对较少。

（4）任何一种视角的知识溢出研究都不是完

全独立的。产业集聚、R&D 投入、国际贸易与

FDI 常常交织在一起，并且都离不开空间因素的

影响，不同视角研究侧重点不同。空间经济学的

发展为其他视角知识溢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

并进一步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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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识问题是当前最大瓶颈，解决农村信

息化各个角色的认识问题是最为紧迫的问题；

（2） “最初一公里问题”较之“最后一公里问

题”，前者更为突出；

（3） 信息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应用任重道远，

必须通过扩大需求、增强造血功能等多种途径综

合治之；

（4） 素质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不断提高

农民的素质是推进农村信息化的重要一环。

农村信息化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中的一项伟大工程。要使这项工程能够顺利实

施，必须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找准问

题的基础上对病求医、对症下药，方能从容应

对，破解前进中的各种难题。本文抓住了“认

识”这一根本问题，定位了“资源”这一关键问

题，指出了“应用”这一具体问题，看准了“素

质”这一突出问题。我们要开拓创新，为开创农

村信息化工作新局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实现全面小康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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